
文藝大灣區

新一代的暑期工
又是一眾暑期工出
動的時候，幾個朋友
坐着一起，大家談談

新一代的工作情況，討論中有不少
意外發現。
朋友A請了個女孩子，不算太聰
明，但語言能力不錯，面試時亦表現
有禮。怎料上班第二天，已經遲
到，跟她說話她就一臉茫然，問她
為什麼看上去沒反應的樣子，她說
很睏。朋友A忍不住黑面了，她之後
便寫了電郵道歉，解釋說在想工作
的東西。朋友A說與面試時判若兩
人，她從此對面試也沒有信心了。
朋友B請了一個履歷很不錯的男
生，做過不少義工，亦是學生領
袖，但工作經驗欠奉，結果上班一
個多月，能力不差，文書處理力更
是超卓。但奇怪是他太自信，明明
是實習生，卻當自己是正式員工一
樣，連秘書也覺得怪怪。他會如老
闆般叫其他人辦事，同事們多番提

示，輕鬆如叫他不要過分主動，認
真。又告訴他公司有階層之分，他
行動上還是沒有改善。朋友B苦惱
地想，是不是要破口大罵才會令他
迷途知返？
朋友C的實習生最恐怖，他是名

校生，初來時人人也喜歡。大家卻
慢慢發現他跟每一個人說的話也不
同，搬弄是非，亂說人不是，挑起
紛爭，連秘書們也甘拜下風。後來
老闆辭退了他，因為他開始選擇工
種，不想做的事就不做，然後亂編
藉口，或是扔給其他實習生。
3位朋友談起，以上眾人都是面

試表現非常好，但在實際環境工作
時，則拿捏不到人與人相處的模
式。而即使善意提醒或嚴肅責罵，
對他們也起不了太大作用。朋友們
都說，看來自己也要學習一下跟年
輕一代相處。大家總結認為疫情令
他們的社交能力降低了，看來後疫
情後遺症也甚多呢！

香港作家聯會最近
選編了《香港作家》
網絡版的文章，並以
合集形式出紙質本。

根據不少會員、文友的反映，
《香港作家》過去一直被視為同仁
雜誌，印數很有限，閱讀量更少，
作者群很狹窄。自從編輯部改組後
和《香港作家》改為網絡版後，作
者隊伍為之開闊，除了撥出更多篇
幅刊登作聯會員的作品外，還兼容
不少海內外華人作家的優質作品，
不論從內容、題材或文章的質素，
都大有提升和改善，成為華人社會
一塊矚目開放的文化園地。
每一期的「名家名作」吸引不少
海內外殿堂級的作家到來投稿，更
使雜誌的品味有了進一步提升。
不管怎樣，過去兩年以迄，我們
經歷了疫情的嚴重打擊，和時代風
雲的震盪下，在商業大石擠壓下明
明滅滅文學薪火，仍然顛撲不滅，
這是值得告慰大家的。
想起台灣的張香華大姐眼睛在幾
乎完全失明下，仍然孜孜地創作不
輟，為《香港作家》寫稿，使我們
這些視力正常的文學園丁，更不敢
躲懶。
古人曾說道：「音為知者珍，書

為識者傳，瞽曠之調鐘，未必求解
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
之哉！」（《抱朴子．外篇》），
意喻好的音樂、好的文章都會為知
音者、識者所傳播，如春秋時期的

樂師瞽曠，天生失明，仍然可以辨
別聲樂。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今年7月22日晚上，我在香港作
家聯會「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聯歡
晚會及理事會選舉」上致辭指出，
香港作家聯會除了繼續呼籲香港建
立「香港文學館」外，還策辦了
「文藝大灣區計劃」。
過去大灣區都是從經濟出發，3

年多前，廣州、深圳、澳門等地區
成立「粵港澳文學大聯盟」，舉辦
大灣區高峰文學講座及研討會，創
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雜誌
（雙月刊），香港卻一籌莫展。
3年多前，我們提出在香港建立
「文藝大灣區計劃」，經過本人及
同仁兩年多的呼籲、奔走，其間一
波三折，終於今年6月獲得香港藝
術發展局的支持，我們在《明報月
刊》設立「明月灣區」文學附冊，
並在《明報》開設「明月灣區」文
學園地。
這個計劃已經在7月開始實行，

令躋身大灣區、原是商業都會的香
港平添上一份文化氣息，希望為大
灣區文化的建設作出一份貢獻。
此外，我們還聯合大灣區的十多

個主要文學社團、大學、傳媒舉辦
「大灣區文學徵文獎」，希望通過
這一次徵文，鼓勵更多人說好大灣
區的故事、香港的故事。
最後，讓我們共同來開墾這塊

在商業社會背後勃然生色的文學
國度吧！

內地的限定男團、女團時間一到都
會「被解散」，之後的境況還是這句
老土話︰各憑本事，各自安好吧！然
而他（她）們大部分人已在解散的半

年前，已想好自己的計劃或工作安排，儘管很多時
計劃趕不上變化，但有了心理準備、情緒就不會容
易被擊潰。
「在團體解散的前後日子裏，已有不少傳媒網媒
『權威』地分析過我們的去向，為着自身切實的利
益也好，主觀也好，大家不過也是『混飯吃』，誰
會理會這些情況的真假。」
被解散後的他，頗有感觸地說︰「娛樂圈從來都

是這樣，今天你可能會『火』，被眾人追捧，可
是，明天也可能遭萬人唾棄瞬間跌落神壇，人生不
就是要經歷很多事情嗎！？比如談戀愛、失戀或者
是永遠在一起……姑勿論是哪種結局，不都是自己
的選擇嗎？誰也要為自己的人生埋單，唉！一路走
來幾許塵埃，演藝圈什麼光怪陸離的事時有存在，
就看個人的價值觀和目標，想一得二的『好事』會
降落在你身上嗎！？但願吧！這不是諷刺說話，誰不
希望自己就是這麼的一個幸運兒，所以做什麼工作首
先要認清所要的，若硬要為某些事情『糾纏』，到
頭來所得的是『傷害』！道理所在人人都知曉，可惜
意志薄弱或不想自承責任的，往往的表現也是諉過
於人，甚至有人遇事時說︰『那死去的尷尬突然開
始攻擊我吖！』這時候他們的『演技』可直接斬獲
影帝影后殊榮，老戲骨們怕且都要讓位了。」
現實的社會裏，什麼時候都是「錦上添花

『易』，雪中送炭『難』」，只願人的心裏不要存
在固執的仇恨，可是人心各異、能『管好』自己已
是不錯了，而他就有這樣的心思︰「進入演藝除要
得到名與利外，亦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站在那些人面
前，指着曾看不起你的人的鼻子，把當時他們給予
你的『狠話』全部還回去，我不會的樂器可多了，
『退堂鼓』就是其中之一囉！」

一路走來幾許塵埃
上周，我圓滿完成了在內地

的小提琴獨奏音樂會第一階段
巡演。廣州是我此次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內地巡演的第

一站。由於深圳出現疫情，原本深圳站的音
樂會臨時取消，所以廣州站開演前幾個小
時，一些深圳的觀眾特意趕到廣州來聽我的
音樂會，讓我非常感動。演出後，一些粉絲
拿着我多年前的CD請我簽名，還有一位發
燒友來到後台告訴我，他第一次聽我拉琴，
是20多年前在深圳，印象深刻，當時我和我
父親同台演出。這次再聽我演奏，竟與20多
年前無明顯差異，難能可貴，他稱讚我是
「舞台常青樹」。我記得當時深圳還沒有任
何音樂廳，我是在深圳體育館演出的，時隔
多年，內地古典藝術界飛躍提升，我還能收
穫這麼多粉絲的忠誠支持，讓我感恩和深感
幸福。距離我上次在廣州演出已有5年，我
感覺廣州的觀眾非常懂音樂，也非常熱情，
因此我加演了很多曲子。有一位媒體朋友評
論我的演奏「控制力很強，時而激昂，時而
輕盈」、「妙琴生花」、「用音樂來表達故
事」。我想能夠通過音樂和觀眾真正實現內
心的溝通，無疑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巡演的第二站是湖南長沙，上次去也是四

五年前，疫情前去的。這次再訪長沙，第一
我覺得這個城市很美，第二我也很喜歡吃
辣，而當地觀眾也同樣的火辣熱情，讓我開
心。長沙的演出前，我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
義的事情，為當地學琴的孩子舉辦了一場大
師班，不光教孩子們拉琴，也和家長們分享
了很多我人生的經驗。分享音樂和人生，也
是這次巡演的初心之一。
巡演的第三站，也是這次第一階段巡演的

最後一站江蘇蘇州。蘇州站的演出是在蘇州

灣，位於蘇州東太湖北部區域，臨湖風景優
美，自然人文融合。演出所在的蘇州灣大劇
院位於太湖之濱，2020年12月12日啟用，
由法國建築大師克里斯蒂安．德．包贊巴克
設計，最標誌性的就是頂端的鋼結構「飄
帶」，讓人聯想起蘇州的飛橋，以及昆曲中
的水袖。這個劇院目前是全國第三大劇院綜
合體，在這裏演出，我們感覺比國外很多知
名音樂廳都漂亮先進。
通過巡演的這幾站，我們能感覺到不同城

市山水多姿、各具風韻，這也是祖國文化如此
深厚多彩的原因。最關鍵的是，能夠感覺到
這些年，國家在音樂事業發展上的提升，政府
在文化設施建設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使我們
藝術家能夠有更多的舞台讓百姓欣賞藝術。這
次我能夠代表香港藝術家在內地巡演，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也是通過身體力行，希望
鼓勵更多香港年輕藝術家積極融入國家，在內
地廣闊的舞台上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第一階段巡演在疫情影響的困難下能夠成

功舉行，相當不容易，我始終感覺音樂是有
能量的。最近特首李家超和政務司司長陳國
基探訪了一個深水埗區的基層家庭，這個家
庭中的李靖甫同學就是受益於我們香港弦樂
團的音樂能量計劃，在弦樂團免費教學下學
習小提琴，逐漸懂得自律分配時間，獲得自
信，特別學到了困境求進的信念。「聞道有
先後」，我同樣也是在音樂中獲得能量，敢
於在困境中求進，因此才不懼疫情，堅持完
成巡演的目標。我很感恩有很多朋友的支
持，特別是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駐滬辦，
以及駐武漢辦事處的支持，駐滬辦主任蔡亮
還特意帶領多位同事趕到蘇州站來聽我的音
樂會。期待11、12月份第二階段的巡演能夠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巡 演

今天仍然繼續講關
於廚界大佬、百樂潮
州許美德（德哥）的

廚藝歷程。當年因父母之間有問
題，母親不習慣在香港的生活方
式，夫妻常吵架以至要分開生活。
德哥是男子漢，覺得有責任照顧母
親，於是他跟隨她生活。跟着母親
便要捱苦，之前跟做家品批發的父
親住靚屋，之後則要跟母親住舊樓
天台屋，生活質素相對比較差了，
父親更看扁他們不懂本地白話，看
你怎麼生活。德哥知道日後必須加
倍努力，十四五歲時什麼工作也
做，有親戚介紹身為潮州人的他入
行，在當年很著名的潮州菜館「佳
寧娜」工作，從而開始了他的大廚
之路！
聽到他說入到名菜館大家都
「嘩」一聲，尤其是若非潮州人免
問，就更替他高興，識潮州話教人
另眼相看呀！
入到大酒樓做廚房學徒，師兄都
當他傻仔，因為他好抵得諗，長期
返早放夜，落場又不會出去玩，躲
在廚房揸住蘿蔔學雕公仔，師兄弟
便叫他睇檔他們出去玩，他也樂得
每天有獨佔廚房的好機會！初期有
單落就叫師傅上來煮，之後又膽粗
粗自己煮請師傅試味，然後師傅索
性叫他自己搞掂，就因為這樣他在
很短時間內由一個廚房細路晉升做
師傅。從入行升到「三砧」只用了
4年時間，然後3年時間由「三砧」
去到「頭砧」，當上了大師傅，前
後7年返了3次做酒樓大廚，之後返
潮州開了一間很大的酒樓，用了8
年時間當上「車頭」——總廚，那
時他才28歲，在汕頭做了一年多，
又去了海南島做一間4萬幾尺的大
酒樓。
至於，今日他能在百樂潮州做了
16年也有一份斷不了的緣分，他形

容這間是潮州菜的「少林寺」，潮
州菜打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而
百樂潮州有五十多年歷史。德哥五
十年代返內地轉了個圈回來，卻去
了做酒店，然後是機緣巧合之下入
了百樂潮州，那裏有個獨特的條
件吸引他，因為他加入時酒樓本
身已有30多年歷史，這樣的老店和
外面的作風很不同，對自己招牌商
譽看得很重，老闆不斷說要對員工
負責、對顧客負責、供應商負責。
這種態度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即
使有人諗到也是堅持不到。這個理
念和他本人所想不謀而合。
有着共同理念的人便能一起走人

生路，德哥因為希望同業能在和睦
愉快的心情下工作，他有很多的要
求，在他的工作單位不能賭錢、不
能講粗口，要改善環境改變心
態，工作起來更能發揮，家庭關
係也得到大大的改善！他更是有悠
久歷史的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的
理事長，着力協助同業解決問題，
這兩年更得到資助，幫助了500多
位同業。

總廚的理念

轟動全城的意外發生之後，有
可能涉及引發事故原因的諸多機
構，以及負有監管職責的部門，

和無數在現場或是透過視頻看到了驚慄片段的
觀眾，紛紛表明了各自的態度。有聲明無責
的、有聲明致歉的、有聲明表示難過的、有聲
明表示關切的、有聲明要徹查原因的，更多的普
通人，則表達了憂懼和憤怒。有一個當時正在現
場觀看的朋友，事發後打給我，訴說當時的驚
恐和心悸，以及之後出現的失眠。可想而知，除
了不幸受傷的兩位舞者及其家人和朋友，這場意
外波及的範圍之廣，着實令人不安。
每一次意外的釀成，總是在錯綜複雜的關係

中，用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方式呈現出來。
香港是一個運作高度成熟的社會，香港及香

港人的專業服務精神，也一直享有讚譽。對於
演藝娛樂事業方面而言，從內容到形式，從分
工協作到整個工業化流程，不可謂不著名、不
可謂不專業。尤其是在紅館舉行個人演唱會，
一度被視為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歌手獲得成
功的標誌。今年初，有份在紅館近距離欣賞張

敬軒演唱會，其多變的舞台造型，令人炫目的
空中巡館，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縱觀過往紅
館上演的各類演出，美輪美奐、動感十足，又
變幻莫測的舞台呈現背後，所需要的技術支持
和機械實現手段，總體而言，在安全上都是值
得信賴的。是次意外發生的背後，必定有一些
不為外界所關注的疏忽。譬如主辦單位的安全
意識是否到位，譬如駐場技術人員的責任意識
是否達標，譬如監管部門的經辦人是否嚴格照
章審批。
畢竟，再完善的管理機制、再先進的技術手

段面前，最不確定的人為因素，往往會成為成
敗與否的關鍵所在。
德國飛機渦輪機發明者帕布斯．海恩，有一

條被奉為安全經典的海恩法則，其中最核心的內
容有兩點：一是任何事故的發生，都是日常諸多
隱患累積後必然爆發的結果；二是再先進的技
術和制度，都無法取代人的素質和責任心。按
照海恩法則總結出的經驗，每一起嚴重事故背
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起事故隱患。從目前各路傳媒披露的消息

不難看出，此次演出從綵排到前面3場正式演
出，就不斷出現因為舞台升降台出錯，導致樂
隊的鼓手、結他手發生撞傷、擦傷的「小意
外」。甚至在綵排時，機關出錯，有一名舞者跌
落2米深的洞中而無人知曉。該舞者傷及膝蓋，
因為需要送院治療而最終無法參與正式表演。
很可惜，如此多的事前徵兆，並沒有引起主

辦方話事者的足夠重視。僥倖心理人皆有之，
但這種僥倖一定要分清場合。哪些是生命不能
承受之重？哪些是需要確保萬無一失？沒有比
人的生命和健康更寶貴的事情。遭遇不幸的年
輕舞者仍然危殆，處在緊急救治之中，全城人
為之擔憂並為其祈福。希望這樣慘重的代價，
能喚醒更多人該有的專業精神和職業操守。
安全高效的社會運作，是一個高度協作的系

統工程，無論身處哪個環節，我們都不可能置
身事外，只有每個人在自己的專業範疇內都做
到盡心盡力，才有可能把潛在的傷害，降到最
低限度。一座城市享有的安全感、歸屬感和擁
有的國際競爭力，亦是來自於這些看似不經意
的日常細節。

意外發生之後

北方的雨季，終於不負期盼，幾場
雨，趕在6月的極旱時節下了起來，
暴雨如注，一下就是4天。雨停後，
彷彿還不罷休，繼續陰鬱，到第2天
上天才放晴。晨起後，窗外突然光芒
一片，遠近樹木、花草滿目清新。外

面的世界裏，樹木正在茂盛，面對焦渴，植
物並不是無知無覺，一場又一場的雨，不僅
僅是人類的盛典，也同樣是它們的盛典。
整個春天，沂蒙山區都在乾旱，有青葱的
樹葉都落掉了。早在它們落地之前，就應感
覺到疼痛了吧，趔趄一下，連個聲音都不曾
發出，就遽然落到地面。落到地上，它們便
不再疼痛，就像樹木凋謝的花朵。只是草木
之心，沒有人能夠懂得，在它們面前，陷入
深深的迷惑，常以為它們是沒有苦惱，有一
種幸福的麻木，因此而嚮往這樣的生命。
早在幾天前，在路旁的花草中，我就看到
一叢紫色的花，微微向心捲起的花瓣有些萎
蔫了，卻還努力開着。樓下牆根的地方，有
一圈台階，春天天暖的時候，各家室內的花
便擺了出來，雖然沒那麼名貴，但也長得精
神旺壯。我自己種的盆花也放在這裏。久住
高樓裏，種種花，蒔蒔草，看看草色，聞聞
花香，唯其如此，才讓人感受到四季往復。
不過，比之這些伴你共赴高樓、生死相依
的生命，我還是嚮往田野，我嚮往的不僅是
那裏的花草，還有一片片的莊稼，有屬於田
野的那種植物的漿香，還有隨意而為的事物
的野性。風在田野裏，常常會變得柔順一
些，比在其他地方更加靈動，除了山川樹
木、河流莊稼，沒有什麼能將它阻擋。我喜
歡這樣的山野之風，尤其是在夏日。
它們毫無意趣地穿過城市，卻能在山野裏
獵獵而行，在安靜的河面上留下一泓好看的
漣漪，將林草掠起綠浪，閃動出花樣的波光
來。人卻可以放野——「放野」，是不是一
個漢語常用詞我不知道，許多年後也沒有去
查閱典籍，只是習慣了沿用村裏人們的聲
調、方言，這是我們小時候，大人對頑皮孩

子們的行為的叫法。「放野」這個詞，我們
每個人都懂，卻又彷彿不懂，也不分辨，當
「耳旁風」。或許「放野」就是，當地流行
的一個專用俗語，誕生於千年之前，某時某
刻，被這個古老的小村沿襲下來，並且隨着
生命與河流遷徙，根植於老瓦縫裏，根植於
山川土地，不可否定的是，「放野」放出了
孩子們健康的體態，以及行動的敏捷。
大人們喜歡「放野」一詞，同時他們也喜
歡「放野」，牧放一群大大小小的牲畜，一
群活潑可愛的羊兒，幾頭慢悠悠行走的老黃
牛。羊兒和老黃牛帶着小羊、小黃牛在田野
裏撒歡，哞哞之聲和着放牧人的鞭聲。老黃
牛的動作緩慢，牠們時而低頭覓食，時而用
尾巴掃一掃脊背上的蠅蟲，再不然就靜止地
站在原地，像一座雕塑。
放野的日子是開心的，就像平常在學校裏
滑滑梯，在雪地裏打雪仗，在河流裏摸魚蝦
一樣，有無窮的樂趣、無窮的繁複。這還不
用讓季節停住。春天可以鮮花爛漫，鳥語花
香，夏天可以烈日炎炎，秋天可以享受收割
的喜悅，冬天也可以披雪前行。鄉村裏的童
年是屬於天真的，是冬暖春寒裏的華麗的夢
幻，一年年，演繹的都是多姿多彩的片段。
山裏的野花是可以一束束捧在手裏的。山
野的地裏，次第花開，鮮艷的、素雅的、繁
密的、寥落的，一叢叢，開了敗了。野花的
田野，是穿了襟褂的少婦，前襟把花朵繡
滿，領項還要鑲一圈流彩錦邊，不僅擁有紅
衽翠袖，還能擁有美好的青春時光。野花的
田野，河流歡淌，細流涓涓，天藍地綠，明
淨如少女的眸子，映照着高天上空的雲朵。
春天的冰凍剛開始融化，放野的日子就開

始了。大到十五六歲的少年，小到三五歲的
孩子。大人一眼瞅不見管不住，孩子們就沿
着田埂跑去了，到剛剛返青的麥地裏去，到
剛剛化開的河流裏去，到沒及腳踝的草地裏
去，做那玩不夠的遊戲。最好的藉口是挖野
菜，挽一隻筐，小襖的紐扣開着，也不避初
春的寒風，就這麼在田一呆就是半天。那時

候大人們常說，山裏的孩子離不開泥土，就
如現在的我們叨念，要想身體好，就多接近
接近地氣。
那時的地氣，人人都很接近。地氣吸引着
你，去做和泥土有關的事。田野裏我們認識了
生長，學會了栽種，學會了辨認麥苗和韭菜，
知道沒有汗水就沒有果菽，沒有家裏的大缸滿
小缸流的米糧。田野裏的雲教會我們識得天
氣，知道哪樣的雲是高積雲，哪樣的天是東
邊日頭西邊雨，看似陰雲濃厚，卻不會下一
星半點兒，你站在東邊的雲裏，雨都澆在西
邊人的身上了。放野的孩子，都有很強的方向
感，只要不故意出走，不去危險的地方，迷路
的孩子，總能摸索着找得見家門。而現在，村
裏的孩子們，還能一個人出門嗎？還能挽起竹
籃拾麥割草嗎？還能騎牛拎鞭吹起短笛嗎？
還能和當年我們一樣迷戀着村晨的鄉景，窄
窄田陌上笑出歡聲嗎？更何況，升起的炊煙裏
有家的溫暖，古老的瓦簷下久住着自己的父
母，睡夢裏的枕畔上棲息着母親的歌謠。而今
我聽得最多的，是村裏的孩子有多麼孤獨，
他們孤獨的是父母進城打工，祖母外婆們無力
撫養，「放野」的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料……
在我的印象裏，屬於田野的孩子，不應該由

別人照顧，沒有人約束，也會成長得很好，他
們自會管束自己，只要父母的視線不輕易出
離，哪怕走得再遠。他們奔放在田野，不會在
無邊的孤單中等待，等候玩伴，尋找親人，卑
微自閉，鬱鬱寡歡。他們是屬於村莊的、山野
的，不是山區裏的流浪孩子，他們在田野裏勇
敢跋涉之後，才擁有了心靈的成長和強大的意
志，擁有了未來的家國和愛的港灣。
城市多了，田野少了，村莊沒了，往事老
了……不知老去的村莊裏，還有沒有孩子喜
歡的蜻蜓，以及蝴蝶？羊兒在草地上，牛兒
在水邊吃草，村裏的大人們守着田野莊稼、
守着田野裏的風和那條亙古不變的河流，什
麼也不用多想，只望一眼安靜的日子，風一
樣長大的孩子，屋瓦上冉冉上升的炊煙，心
懷裏已然是滿滿的幸福了。

野花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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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哥的笑容親切友善，且充滿
正能量！ 作者供圖


